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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12

战国曾侯乙墓
《二十八星宿图》

过去形容一个人博学，常说其“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国古代天文学研

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些学者做出了

很大贡献，比如东汉的张衡，他既是官

员、文学家，同时也是天文学家，曾发明

了浑天仪。

我国有记载的天文学始于商周时

期，当时人们就观测到北斗星的斗柄可

以随着四季的更替转动方向，于是依照

这种规律将天球划分为若干星区，由此

产生了“二十八星宿”的说法，进而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二十八星宿”

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文学、哲学都产

生了深远影响，其在世界天文史上也享

有重要地位。

后来，学者们根据已掌握的天文

学知识，结合推理与想象，绘制成了

《二十八星宿图》。据考古资料显示，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二十八星宿图》

出土于战国曾侯乙墓，其绘制在一件

漆器衣箱上。该衣箱长 71 厘米，宽 47

厘米，高 40.5 厘米，现藏于湖北省博物

馆。衣箱四角均有把手伸出，箱盖隆起

呈拱形，上刻“止匫”二字，意为收纳

睡衣之物。衣箱表面以黑漆为底，以红

漆彩绘星辰、云朵、十字纹和太阳纹。

衣箱前后面，一面绘蟾蜍、星点纹，另

一面绘大蘑菇云纹、星点纹。两侧面，

一面绘两兽对峙、卷云纹、星点纹，另

一面无花纹。衣箱盖面两边分别绘有

象征东方的青龙与象征西方的白虎形

象，中央是一个象征北斗星的“斗”

字，周围环绕着“二十八星宿”，其与

《史记·天官书》中的“二十八星宿”名

称基本相同，在“阮宿”之下还注有

“甲寅三日”。由此，这个绘有星图的

漆箱就构成一个以盖面为天穹、四个

侧面为天边、箱底为大地的立体“宇宙

模型”。

考古学家依照这幅星图中北斗星

与二十八星宿的互动关系，再结合箱盖

上书写的“甲寅三日”，判断图中所绘的

星象为：农历正月（一说三月）初三日傍

晚时分，参宿（即猎户座、天兔座、天鸽

座和波江座）运行到天顶，北斗斗柄指

向下方，众星移位。据考证，这幅星图应

来自中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而

图中的星象只有在黄河中游流域才能

观测到。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古代的星星地图

南宋苏州石刻
《天文图》

时至宋代，我国天文学科发展又

有了进步，民间学习研究天文知识的

氛围浓厚，一些珍贵的学术资料也通

过民间石刻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世界上

现存最古老的根据实测绘制的全天石

刻星图，其绘制者为南宋制图学家黄

裳。黄裳曾任太学博士、惟嘉王府翊

善，负责为太子赵扩（也就是后来的宋

宁宗）讲学。在南宋绍熙元年，黄裳绘

制了八幅天文、地理图献给太子，史称

“绍熙八图”，《天文图》就是其中一幅。

南宋淳祐七年，浙江永嘉人王致远把

这份星图刻在石碑上，保存在苏州文

庙中，此碑后移藏苏州市石刻博物馆。

苏州石刻《天文图》錾刻在一块高

2.16米、宽1.06米的大石碑上。此《天文

图》分两部分：下半为说明文字，上半

为一圆形全天星图，直径91.5厘米。此

星图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盖图”方式

绘制，它以天球北极为圆心，画出三个

同心圆。内圆称为“内规”，直径19.9厘

米，表示北纬约35度；中圆直径52.5厘

米，表示天球赤道；外圆称为“外规”，

直径约85厘米，表示能看到的恒星的

外围边界。整个星图中有28条辐射状

线条与三圆正向交接，分别穿过二十

八星宿。辐射线外端注有二十八星宿

的各项数据，线与圈交叉处注有与二

十八星宿相呼应的许多地理名称。星

图下方还配有碑文，用词十分严谨专

业。如碑文中这样写道：“天体周围皆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径一百二

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为百分，四

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

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为了便

于人们理解，碑文中还概述了一些天

文学基础知识，其中包括“天左旋”“一

昼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月光生于日光所照”等科学阐述。

苏州石刻《天文图》全图共绘刻星

数1440多颗，相比敦煌《全天星图》多

出近百颗，其中有些新星、超新星仅绘

制时可见，这就为天文史研究提供了

宝贵参考。

明崇祯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屏挂

明代中后期，中国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并驾齐

驱，双方加速融合互补，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明崇

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挂就是这种学术融合发展

的见证。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为木印彩绘纸本，蓝绫宫裱，由8条幅纵向拼组而

成，全图版框高171.5厘米，宽452厘米。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主体由两幅半球图构成，

分别为《南赤道所见星图》和《北赤道所见星图》。每

幅半球图直径约 160 厘米，外圈标有赤道和黄道 12

宫，图上的星辰大小不一，既有星座，也有星云乃至

银河系。各星座的名字既有沿用传统的中国命名，也

有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名字。在两幅半球图之间及外

沿，分别绘有《赤道图》《黄道图》等各种小星图14幅，

以及黄道经纬仪等各种天文仪器图4幅。整幅图的首

尾，还印有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

图叙》及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署名的《赤道两总星图

说》两篇长文。《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挂屏面世是在明

崇祯七年七月，但图说中并没有注明其绘制的具体

时间。根据考证，其绘制最迟不会晚于徐光启逝世，

即1633年11月。

据史料记载，该图印绘后不久，参与设计绘制的

汤若望便将其复制了两个副本送往欧洲。目前梵蒂冈

也藏有一套《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挂屏，其与崇祯版尺

寸、图画及图说基本一致，但图说中列衔部分有所不

同。比如崇祯版上只列了汤若望的名字与职衔，而梵

蒂冈版上，除了汤若望外，还列了传教士罗雅谷及钦

天监陈先阶等十人的名字。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是，

梵蒂冈版只是在原木版印刷墨图的基础上，稍微加了

点颜色；而崇祯版由于是供皇帝御用的，显然又做了

艺术再加工，尤其两张大图底面颜色全部涂上了矿物

蓝色，星座也镀成金色，使整幅图显得金碧辉煌，艺术

性与装饰性极强。

明崇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挂在清代被藏

于内务府，收录于舆图房目录《萝图荟萃》。因为该

图一直深藏清宫不为外人所见，所以近代西方学界

一直以梵蒂冈版为“孤本”，并称其为“汤若望星座

图”。

作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天文史文献，明崇祯《赤

道南北两总星图》屏挂在星图形制、绘制方法、装裱

方法上皆堪称杰作，其艺术价值也不容小觑。2014

年 5 月，明崇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挂通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

录》。

浩瀚的宇宙激发着人类无穷的想象，而丰富的想

象又激发着人类探索宇宙的热情。回顾过去，巡天揽

月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如今人类已漫步于太空。看

着古代流传下来的星图，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人类

对宇宙的探索永无止境。 （据《西安晚报》）

在科幻世界里，现代人经常驾驶飞船穿越星际、畅游宇宙……其实，古人也曾幻想遨游

太空，他们基于当时的天文知识，再结合丰富的想象力，绘制出了一张张星际地图，被称为

“星图”。这些星图寄托着古人对宇宙的向往，同时也为天文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唐代敦煌
《全天星图》

1907 年，英国人斯坦因以极

其微小的代价从敦煌莫高窟藏经

洞中购走了数千卷写本经卷、大

量绢画、刺绣等艺术品，在这些珍

贵文物中，还包括一幅举世罕见

的《全天星图》。

敦煌《全天星图》现藏于英国

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在敦煌经卷

中发现的一幅古星图。该图据推

测绘制于唐代中期，图上记录星

数 1359 颗，为世界现存古星图中

星数较多而又较古老的一幅。尽

管此图是一份草图，但其画法已

令西方学界称奇，被认为是“现代

星图的鼻祖”。

敦煌《全天星图》为纸本长

卷，纵394厘米，横24.4厘米，卷中

有手绘十二时星图各一幅，北极

区星图一幅。《全天星图》加绘《云

气图》25 幅，附占文，卷末还画有

一戴硬脚幞头的电神。因为硬脚

幞头在盛唐末期才开始流行，故

推测此图的绘制时间应略晚于盛

唐时期。

敦煌《全天星图》从每年12月

开始，按照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

把赤道带附近的天区分成十二

份，每一份投影到一张长方形的

平面图上，每月星图下方的文字，

说明了二十八星宿的宿次，以及

黄昏和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星

宿。每月星图之间的文字说明了

星宿起点和终点的度数。另外，北

极附近的“紫微垣”以北天极为中

心投影到一张圆形的平面图上。

简单地说，就是把北天极附近的

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上空的星

画在横图上，这种画法与现代星

图的画法基本相同。

敦煌《全天星图》上恒星的位

置并不是按照测量数据点定，而是

用眼睛估计星与星之间的相对距

离进行描绘的，但极为精细。另外，

绘制者还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了甘、

石、巫三家星官。根据推测，这幅星

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应在北纬

35度左右，即今西安、洛阳一带。

敦煌《全天星图》（局部）

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拓本）


